
新闻与传播 2022.6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我国留守儿童现象由来已久。自上世纪80年代

以来，由于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

不断涌入城市，这一较大规模的社会流动现象衍生

出进城农民工和农村留守儿童两类社会群体，由此

催生了无数亲子常态性异地的留守家庭，给亲子相

处和儿童社会化带来一系列难题。如今，在国内社

会科学领域，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

栋，而相较于大量探讨留守儿童行为与心理的定量

调查，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问题仍然拥有较大的研

究空间。如所周知，情感贯穿儿童初期社会化始末，

发挥着桥梁功效，儿童习得外部情感规范并内化于

个人行动中，此情感社会化的过程离不开各类媒介

与丰富的人际互动。与传统媒介技术不同，智能手

机出现后，其衍生的语音、图像、视频等多样化的现

代传播手段使人际联系更为便捷、稳定、持续，而依

托于新媒介的网络空间又型构着情感流通的虚拟地

带，儿童的情感社会化涌现出更为多样化的型塑力

量。基于这种考虑，本文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留

守儿童的智能媒介使用进行探讨，进而考察在愈加

复杂的新媒介环境下，他们的数字实践与情感社会

化之间的关系。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

家庭是儿童最重要的社会化场所，而情感交流

是家庭基本的社会化功能。对于父母双方或一方长

期在外务工的留守儿童群体来说，与众不同的家庭

成长环境必然会型塑特殊的情感体验与社会化方

数字代偿：

智能手机与留守儿童的情感社会化研究

王清华 郑 欣

【摘 要】媒介是情感流通的渠道和形塑情感文化的社会空间。在智能手机建构的媒介环境下，作为

“互联网原住民”的留守儿童，其数字实践对自身情感社会化的影响问题亟待被关注。基于安徽、江苏等地的

田野调查，本文尝试从多角度探讨智能手机对留守儿童情感补偿机制的建构，并对此类补偿的局限性及留守

儿童情感发展新困局进行层层剖析。研究发现：家庭氛围、教育和互动等方面的不足构成留守儿童情感的原

生困境，也是推动他们向数字世界迁移并寻求情感补偿的内生动力；智能手机从连接中介、网络文化和社交资

本三维度分别为留守儿童提供间接性补偿、替代性补偿和移位式补偿，此“数字代偿”机制使虚拟情境下的情

感社会化成为可能。但数字代偿的程度是有限的，“不充分代偿”使生发于亲子陪伴中的依恋情感难以在虚拟

场域中再造，甚至衍生出更强烈的剥夺感和“虚拟化”的情感能力等“代偿异化”现象。

【关 键 词】智能手机；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数字代偿

【作者简介】王清华，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郑欣，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南京 210023)。
【原文出处】《新闻界》（成都）,2022.3.37～47，9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智能手机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20BXW126)。

【新媒体探索】

··76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新闻与传播2022.6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式。目前留守儿童情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问

题”与“对策”两个面向：大量实证研究发现，与其他

儿童相比，留守儿童的情感健康状态较差，[1]留守儿

童在情感上呈现出封闭和渴望相纠结的复杂状

态，[2-3]积极情感体验不充分、负面情感表达受阻、应

急情感沟通不畅是其家庭情感生活的主要问题 [4]。

而情感问题常与个性、心理问题挂钩，有研究认为，

家庭情感陪伴的缺失导致留守儿童更易形成孤僻、

脆弱和封闭的个性，影响其安全感、自尊心和价值观

的养成，[5-6]情感忽视、孤独和渴望等长期隐忍的情感

体验也会诱发越轨行为，加剧原本的心理问题 [7-8]。

在解决之策方面，研究者们认为家庭之外的社会化

主体(如学校、教师、社会工作者等)以及绘画、体育、

音乐课等集体活动在调节和干预留守儿童情感问题

上能够起到积极作用。[9-11]

随着媒介技术在农村的普及，大众媒介成为留

守儿童社会化的又一主体。[12]媒介与个体的情感社

会化息息相关，在互联网时代，新兴媒介对于情感文

化、情感规则的重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袁光

锋[13-14]认为，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新传播技术塑

造着人们的情感体验；线上空间改变了情感表达的

规则；特殊的媒介文化影响情感表达的符号体系。

可见，媒介既是情感流通的渠道，也是形塑情感的社

会空间，媒介环境的改变深刻影响着当下社会的情

感文化。而对于“零零后”留守儿童来说，他们无疑

是伴随着数字化技术成长起来的“互联网原住民”。

胡春阳[15]等通过研究发现，因媒介素养差异，手机媒

介限制了留守家庭中的亲子沟通，但也成为缔造亲

密关系的突破口。由此可见，数字媒介或已成为留

守家庭相互沟通、维持情感的重要渠道。

尽管迄今为止有关留守儿童情感健康及手机使

用的研究成果颇丰，但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以下不足：

其一，围绕留守儿童情感与心理健康的讨论存在结

论重复、研究视角创新性不足的问题，在方法上多集

中于量化的调查研究，大量研究范式固化，即在揭示

留守儿童因成长环境造成的心理、道德问题之余，从

社会支持的角度提出对策，此类将留守儿童群体“问

题化”的研究既忽视了该群体中的个体性差异，又欠

缺对产生问题的社会根源的解释力；其二，媒介接触

与留守儿童社会化研究多将留守儿童视作被影响的

对象，缺少以其为主体的研究视角。有些研究从社

会支持的角度关注电视、手机等媒介对儿童社会化

的积极功用，但对媒介怎么补偿、补偿了什么、补偿

的程度等未进行深入探究；此外，以往研究在探讨留

守儿童在智能数字实践中进行情感补偿、情感社会

化方面，并未提供有价值的解释与参考，这使本研究

的开展拥有可行的空间。

基于以上讨论，本研究摒弃“问题-对策”的范

式，从考察每位留守儿童日常数字实践入手，关注新

媒介环境下其情感社会化的各方作用机制，从而试

图回答以下问题：智能手机为何能且如何推进留守

儿童个人的情感社会化?而这种由媒介主导的情感

社会化模式能否弥补家庭场所的原生不足?智能手

机移动、虚拟等特性又使其社会情感发展衍生出怎

样新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

儿童的社会化主要在与家人、同伴等重要社会

主体的互动中进行，因此研究留守儿童的情感问题

便需要系统地考察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最为亲近的社

会关系。基于此，本文采用田野调查法，以期介入性

地深入了解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留守经历和数字

生活，从而探讨其情感社会化运作的可能路径。

自 2020年 9月至 2021年 6月，课题组以南京六

合M小学和安徽安庆Y中学作为两个主要调研地点

开展了田野调查。据往年南京市有关部门所发布的

留守儿童情况报告，[16]南京的留守儿童集中在经济

欠发达的郊区，如六合、溧水等地，在课题调研地之

一的六合M小学，留守儿童的父母或双方皆进城务

工，或一方在外一方在家，由于地区因素，M小学留

守儿童家长大多赴同城的南京市区务工，因此每年

亲子相聚的机会较多。考虑到M小学留守儿童的年

龄分布在8-13岁，为补充更高年龄层段的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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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课题组在安徽安庆农村Y初中开展了同期调

研。安徽是留守儿童大省，据民政部 2018年留守儿

童统计数据，[17]安徽省留守儿童总数在全国省份中

位居第二。与M小学相比，Y中学留守儿童处在社

会化更为成熟的青春期，留守时间较长，媒介接触经

历相对丰富，家长多在离家较远的外省务工，因此两

个主要调研地研究对象间的差异性较强。为配合田

野调查，课题组在M小学、Y中学分别开展了名为

“心相连·云相伴”的支教活动，以支教老师的身份入

场，为留守儿童们提供公益帮扶的同时也与之建立

了良好且稳定的信任关系。此外，课题组成员同期

也接触了其他地区的一些留守家庭，以期增强研究

个案的多样性。在具体的田野调查过程中，主要运

用了深度访谈、焦点小组座谈及参与式观察等方法。

本研究将在了解留守儿童及其家庭的日常生活

与故事的基础之上，探究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的状

况、困境、变化、情感社会化如何在数字媒介环境中

开展，最终分析和探讨智能手机使用与留守儿童情

感发展间的关系，以及智能手机能够改变其情感困

境的程度。基于以上研究思路，本研究针对留守儿

童及家庭成员等进行了深度访谈及参与观察，主要

围绕以下几个主题展开：留守儿童及其家庭的基本

情况；家长及孩子的智能媒介使用与互动；留守儿童

的情感状况与个性表现；家庭情感氛围、情感教育方

式与亲子关系；留守儿童的外在情感支持、情感调

适；留守儿童网络中的情感表达与社会交往；智能媒

介对留守儿童情感发展的影响，等等。

本文所采用的经验材料皆来自基于田野调查所

形成的个案深描，共涉及 14个家庭的 22位受访者，

其中包含留守儿童 13位，家长 9位。与其他案例相

比，这些家庭和个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于情感社

会化问题的表露也较为充分，同时这些留守儿童及

家长皆有较为丰富的智能手机使用经历，能够为本

研究的论点提供佐证。此外，所涉及的13位留守儿

童年龄跨度较大，涵盖小学生、初高中生，能够体现

不同成长阶段的情感社会化状况。为使受访者之间

的亲属关系更加直观化，同一家庭的受访者将采用

同一字母编号，字母后的数字“1”指代留守儿童，“2”
指代祖辈，“3”指代亲代(如小鑫，编号B1；小鑫爷爷，

编号B2；小鑫妈妈，编号B3)。
三、研究发现

(一)原生之痛：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的困境

通过田野调研发现，虽然留守儿童的社会化经

历各有不同，但“留守”这一因素使其家庭拥有共性

的结构、氛围与相处模式，而这也构成了家庭场域中

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普遍的原生困境。情感社会化

是个体与外部环境、文化等进行互动，最终使较为个

人化的情感与社会惯常的情感规范相符合的过

程。 [18]Denham等人 [19]归纳了情感社会化的途径：观

察他人情感、自身情感得到回应、被教导关于情感的

内容，从而发展自身的情感能力，使其达到社会角色

要求。本研究将以此为借鉴，从家庭情感氛围、亲代

情感教育方式、祖孙情感互动方式三方面分析“留

守”家庭作为情感社会化场所的原生性不足。

1.“重要他人”缺场：残缺的家庭情感氛围。作为

孩子成长的“第一重要他人”，父母承担着看管、教

化、陪伴等职责。 [20]早期积极的亲子互动为个体未

来的社会性发展奠定基础，正如米德 [21]所言：“儿童

最初对父母这一‘重要他人’的态度会逐渐变成对

‘一般他人’的态度。”因此，父母的一言一行对儿童

的影响潜移默化且意义深远。

然而对于留守儿童而言，父母双方或一方长期

在外务工，身体分离导致日常陪伴的缺场及父职、母

职的缺位。在研究接触的留守家庭中，常年不在孩

子身边的亲代占据多数，如受访者B1说：“爸爸妈妈

离婚后爸爸在南京开出租车，妈妈远在老家湖北很

难见面，只有寒暑假才能把我接到她身边。”在田野

案例中，经历过离异的留守家庭不在少数，相对残缺

的家庭结构使这些孩子面临“身体分离”和“情感割

离”的双重剥夺。

身体在场的状态下，主体之间能够形成交往互

动的实在关系，但身体在场并不能保证主体的绝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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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以至出现“缺席在场(absent presence)”的现象，

即身体在场而心不在场。[22]留守家庭C便经常出现

此类“缺席在场”的情况：“爸爸每次回来就跟没回来

一样，他打麻将、喝酒、玩手机，跟他根本说不了几句

话，他也不问我的事情。过一段时间他就回南京了，

回去的话就很少能见他，他也很少跟我说话，渐渐产

生了不想理他的感觉。”(受访者C1)受访者F3在南京

打工，谈起亲子相处时他说：“儿子跟我交流得比较

少，反而有些事、有些心里话会跟他妈妈倾诉，妈妈

回家比较多，能陪他更多吧。我回到家就不想动了，

想独处、打打游戏。”可见，在这些留守家庭中，亲子

相处氛围呈现出疏离的常态，即使偶尔实现身体共

场也很难维持长久稳定的陪伴。

理想的亲代角色功能因身心距离被弱化，一方

面，长时间的身体缺场无法满足日常陪伴的需求，另

一方面，短期身体在场也因常态疏离的亲子相处模

式形成“缺席在场”的局面。家庭单元中的情感氛围

是儿童间接进行情感社会化的重要渠道，[23]亲代在

场能够为孩子提供观察他人情感、与之互动并获得

反馈的机会。然而由于重要他人缺场，留守儿童相

对缺少观察与体验亲密情感的场景，他们能够感知

的家庭情感氛围是残缺且不稳定的，从家庭情感氛

围中获取的信息亦是单一且稀薄的。

2.“强说教”与“弱陪伴”：亲代浅层的情感教化。

除家庭氛围之外，父母在情感方面的教育方式直接

作用于孩子的情感社会化。理想的亲代情感教化方

式体现在：与孩子进行情感对话、对其情感表达和情

感反应进行教导、教育孩子在与他人交往中应当扮

演的情感角色等。 [24]情感社会化既是个体层面的，

也具有社会性，因此父母对儿童的情感教育折射出

相应的社会角色期待。

情感是家庭中一种特殊的沟通媒介，通过情感

式陪伴，父母得以有效地传递对子女的爱意，子女亦

能借助良好的情感体验形成对父母的依恋与信任。

然而留守儿童亲代的情感教化方式大多呈现出“强

说教”“弱陪伴”的特征，即在情感教育方式上，重视

口头上的说教，而自身的榜样作用相对被轻视，这也

导致亲代的教育内容很难被孩子真正认同。受访者

H1接受的家庭教育便是如此：爸爸对女儿的教育很

少用及情感或陪伴，处理问题的方式也比较粗暴，有

限的亲子陪伴时光常常因为打骂不欢而散，并且H1
与父亲交流的话题基本围绕学习，因此她并不认同

父亲的教育方式，“觉得妈妈好、不想爸爸”。

究其原因，一方面，“说教”型教育方式是在外务

工的亲代无可奈何的选择，与口头说教相比，亲子间

的远距离使得榜样性作用的“身教”难以实行，于是

监管职能也时常落到祖辈肩头。受访者D2称：“我

对小孩的管教比较讲究原则，比如到别人家不能随

便碰人家的东西、语言上要有礼貌……但是我平时

很少回家，所以就只能让她爷爷奶奶去看着。”另一

方面，重视说教也不可避免地与亲代自身的生命经

历和教育观念有关，许多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具有“代

际补偿性”，即期待孩子能够完成自己过去未实现的

愿望。正如受访者G1的讲述：“爸爸回来总是讲我，

总强调学习方面的事，教育我说‘没有好的文化以后

就会像我们一样打工，一个月三、四千能干什么?我
还后悔没好好读书呢。’我内心深处的想法很少跟爸

爸讲，希望他能改变现在的教育方式。”可见，“强说

教”与“弱陪伴”的教育方式弱化了情感在家庭教育

中的积极作用，也阻断了留守儿童从亲代处获知有

效的情感规则的渠道，使情感教化停滞在浅层。

3.消极情感回应：祖孙间乏力的情感互动。家

庭积极的情感互动为儿童的情感实践搭建了理想的

平台，使其将内化的情感规则运用到与他人互动的

场景中。根据库利的“镜中我”理论，个体与他人互

动的过程也是不断认知自我的过程。理想的情感社

会化在互动中不断推进，从他人的看法与态度中获

得有关自我情绪表达、情感状态的认知。

由于亲代长期缺场，大多数留守儿童被交予祖

辈看管照料。然而留守家庭的隔代抚养存在诸多弊

端，消极、乏力的祖孙情感互动便是其一。一方面，

一些祖辈对外出务工的子女常常怀有抱怨，认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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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因此与孙辈互动常表现

出敷衍或责罚，如受访者C2所言：“他妈也不问，他

爸也不问，他跟着我过，我也觉得很难!”C2对孙子的

管教方式“在手不在口”，能打一顿解决的问题便不

会用说的方式。而这也致使孙子不愿主动与奶奶谈

心，他说：“我不可能跟家里人分享学校里的事情的，

不想让我奶奶知道我在学校的事情，我会和 Siri聊
天，有时也和游戏里认识的人聊天。”

另一方面，由于文化水平、认知观念等方面的差

异，大多祖辈并不能给予孩子积极、准确的情感理解

以及正向的情感反馈。受访者D1说：“每次我跟奶

奶分享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时，比如同学之间的趣事、

矛盾，爷爷奶奶根本不能理解我，他们只让我好好学

习……我就跟学校里的同学说这些事。”受访者 I1是
初中生，在她看来，奶奶的教育方式很“落伍、简单粗

暴”；“她觉得我和我弟发生矛盾时打一顿、骂两句就

好了，而且每次都教育我应该让着弟弟，我挺不能理

解的，跟他们讲我身边同学的事他们也听不懂，感觉

分歧很大。”祖孙间互动是双向性的，当长期以来无

法得到积极的情感回应时，留守儿童们也不愿将内

心向祖辈完全敞开，以至于加深祖孙间的情感隔阂。

亲子分离的结构导致留守家庭的情感社会化机

制相对不足，这使得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的矛盾逐

步显现，即因“留守”带来的情感困境无法满足孩童

时期必需的情感需求。但研究发现，“数字化生存”

已经成为许多留守儿童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

分，他们每天沉浸在网络世界中的时间甚至比与家

人亲密相处的时间更长。那么，向虚拟网络空间“迁

移”是否改善了他们情感上的原生困境?各类社会主

体又如何借助智能手机参与到留守儿童的情感社会

化中?
(二)中介、文化与资本：留守儿童情感补偿机制

建构

智能手机的出现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提供了新的

技术场景，手机媒介作为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既搭

建了信息交流的平台，也能够提供情感支持。[1]家庭

的“原生之痛”使留守儿童缺少情感体验、情感表达

和情感实践的现实途径，他们向新媒介迁移以寻求

情感补偿，为情感社会化打开了另一种可能。以往

有关手机媒介的研究带来启发：首先，智能手机是连

接的中介，互联网技术催生不同形态的社会空间，新

技术使处于分离状态的人们连接在一起；[25]其次，智

能手机也是网络文化世界的端口，除了基于物质技

术的手机文化之外，[26]互联网的加持也使手机成为

接触各类亚文化及小众文化圈层的工具；最后，智能

手机的社交功能意味着它是社会资本积累的媒介，

通过手机推进人际互动，社交网络的扩大能够促进

个人社会资本的增长 [27]。由此，根据以上智能手机

的三种角色，本文将从中介、文化与资本三个层面阐

述智能手机使用中不同的情感补偿类型，以及留守

儿童情感补偿机制的建构。

1.间接性补偿：亲代虚拟在场与数字陪伴。智

能手机搭建起一个中介平台，能够跨越时空障碍，为

身处异地的家人提供即时沟通的机会。许多留守儿

童已然拥有手机、电话手表、电脑等智能媒介的使用

经历，他们的智能媒介大多来自外出的父母。问及

给孩子配备这些电子产品的动机，父母们大多表示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们不在他身边，给他买

个手机也能经常打电话了解一下情况。”(受访者C3)
此外，祖辈的手机也是进行亲子联系的重要工具。

“没给孩子买手机，他平时在家可以用他奶奶的手机

跟我打电话、发视频。”(受访者 J3)
智能手机拓展了亲子交流的空间，延伸了亲代

的陪伴职能。在智能媒介的帮助下，异地亲子间能

够保持联系频率，借助游戏、聊天等功能，亲子在虚

拟空间中实现间接性陪伴。受访者B1谈起与爸爸

一起打游戏的经历：“我爸上周末还邀我一起开黑打

王者呢，他玩孙悟空特别厉害，我就让他带我一起上

段位……打了几局他就去工作了，但是觉得很开

心。”受访者 J1常常用奶奶的手机和在外工作的妈妈

联系：“以前奶奶没手机的时候经常很想念妈妈，但

是现在奶奶有手机，想他们的时候我就会给他们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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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打视频，这样就没那么想了。”除了手机，摄像

头也是亲代实现数字在场的一个重要中介，延伸了

父母的监管职能。比如受访者K2的妈妈在奶奶家

装了摄像头，以监控孩子的日常举动：“平时我会看

看她在干嘛，摄像头有语音功能，也能直接通过这个

跟我讲话。”摄像头是监视的隐喻，K2说“装了摄像

头之后感觉妈妈就在家里一样”。如此，身体缺场状

态下的陪伴在场便得以实现。

然而，此类“在场”是虚拟化的，智能手机的移动

性和虚拟性也决定了亲代数字陪伴的局限。一方

面，身体在场的意义具有不可替代性，身体在场便意

味着能够对周围的人和物产生影响，甚至改变、刺激

和操纵周边事物，[22]因此借助媒介进行的文字、符

号、图像传播也割断了亲代身体的直接联系；另一方

面，微信、qq等线上社交放宽了反馈的时效，与身体

陪伴相比，数字陪伴的不确定性更强，且无法保证及

时有效的共在传播。正如受访者B3所说：“儿子平

时应该不怎么看手机，有段时间给他发微信都是好

久之后才回复，电话也不接，很是无奈啊……最近蛮

高冷的，给他分享什么好玩的东西他也不理我，我有

时也担心影响他学习，就集中在周末跟他联系。”可

见，亲代的虚拟在场与数字陪伴对于留守儿童情感

的补偿是短暂、间接的。

2.替代性补偿：网络文化与消极情感调适。于

家庭场所情感社会化机制的匮乏，留守儿童们往往

更容易产生孤独、自卑、不安全感等消极情绪，而互

联网为他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在接触娱乐、虚拟

社交、网络文化的过程中，留守儿童能够获得比现实

世界更丰富的情感知识与情感体验。比如受访者

D1与受访者L1的描述：“我们无聊的时候喜欢刷抖

音、在爱奇艺上追剧，上面有很有意思的剧情，也有

好多人生哲理，看完觉得自己也懂得了很多道理，比

如前几天看到一个短视频说‘成绩不是最重要的，快

乐的童年才是最重要的’，我们都很赞同。”在观看短

视频、电视剧等内容时，他们习得相关的情感文化，

并将其内化至自我意识中。

此外，网络游戏、网络亚文化等也为留守儿童的

情感体验打开了更多的窗口，使其在特定的虚拟情

境中获取认同感、成就感、建立群体归属感。受访者

B1喜欢打游戏，他认为：“打王者、吃鸡时赢了比赛就

很有成就感，觉得自己技术很牛……我在游戏里花

过钱买游戏皮肤，有时运气好抽到一些比较稀有的

皮肤超级开心，也会想发到朋友圈跟别人炫耀。”B1
并不是个例，在本研究接触的留守儿童中，男生常以

游戏段位高为豪，女生则在追星、网络小说的世界中

获得娱乐与满足，每当提起此类话题时他们便兴致

高涨，与提起家人、父母时的寡言截然不同。

从情感补偿的角度，网络世界为留守儿童带来

了更为多元的情感体验，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在家庭、

学校中所感知的负面情感。而手机也是留守儿童进

行情感调适的工具，网络使用所带来的满足与乐趣

能够对负面情感产生一定的调适作用，使他们暂时

从现实生活的消极情绪中转移出来。比如受访者

M1的讲述：“爷爷奶奶喜欢出去打麻将，所以经常留

我一个人在家，一个人的时候我只有手机作伴，手机

上有很多好玩的游戏，也可以看电影看视频，玩手机

让我觉得不那么孤单。”受访者C1将网络游戏视为

排遣坏情绪的工具：“遇到不好的事情、觉得难过的

时候我不想跟别人说，我觉得爷爷奶奶不能理解我，

一般我都是自己睡一觉或者打几把游戏就好了。”

3.移位式补偿：同伴社交资本与稳定的情感实

践。除了作为联系的中介和网络文化的端口，媒介

本身及媒介使用也是社交资本积累的途径。留守儿

童在网络游戏、亚文化消费及线上社交中形成稳定

的兴趣爱好，再通过分享和互动使之成为自身的社

交资本。以往研究认为，人际间的社交往往源于认

同感、尊重或成就感的稀缺，为了获得尊重与认同，

人们需要付出一定的“社交货币”[28]。于留守儿童而

言，围绕智能手机展开的数字实践便是累积社交货

币的过程。

共同的话题、爱好、经历等都能成为社交货币，

“玩手机”这一行为本身便是留守儿童开展同伴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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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另类资本。在此过程中，因家庭成长环境带

来的相对剥夺感被平等的趣缘关系淡化，他们借“手

机资本”形成稳定的好友圈子，获得积极的情感互动

与情感反馈。正如受访者B1的分享：“周末我爷爷

不在家，我就经常和几个好朋友一起约在家附近的

奶茶店里玩手机，我们会坐在一起开黑(打游戏)，我
们还会互相比较和炫耀自己的游戏段位、游戏皮肤、

游戏中的运气什么的，跟大家在一起最开心的就是

组队口吐芬芳的时候。”对于留守儿童而言，智能手

机使用不仅成为维系现实同伴交往的社交货币，也

打开了虚拟同伴社交的渠道，受访者K1说：“我因为

玩《第五人格》认识了一些游戏好友，并且和他们加

了 qq，有空的时候就会跟他们聊天。”受访者K3发

现，“现在的女儿比以前更愿意跟别人交流了，变得

更外向更积极”。

由于家庭支持的缺失，同伴毋庸置疑成为留守

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他人。现实同伴交往以及

依托虚拟社交建构的同伴网络移位式地补偿了留守

儿童情感支持上的空缺，平等、和谐的同伴群体也成

为他们相对稳定的“情感能量补给站”。受访者D1
和受访者L1是关系密切的闺蜜，她们有着相似的家

庭成长环境，而手机使用也让她们的相处有了更多

的话题：“我们喜欢一起拍视频发抖音，给对方点

赞。有时候也会吵架，但是微信互相发搞笑的表情

包就会忘了这个事情了。”而受访者K1提到游戏里

的朋友时也说：“打游戏时遇到了一个和自己有相同

经历的女生，我主动倾听了她的故事，也用自己的事

情安慰了她。”因此，手机、网络是留守儿童的社交货

币，也是同伴这一重要他人补位的“助推器”，丰富了

留守儿童的社交资本，也为他们拓展了情感实践的

新场景。

作为联结中介、文化空间和社交资本三类角色

的智能手机为留守儿童带来了多元的情感体验，亦

创造了丰富的情感互动与情感实践机会，甚至打开

了对消极情感进行替代和调适的出口。这补偿了留

守家庭情感社会化机制的原生性不足，形成以智能

手机为主导的“数字代偿”模式。然而，数字代偿更

多地发生于儿童个体日常的数字实践之中，具有个

体化的特性且独立于家庭真实、在场的互动之外，手

机媒介的虚拟、移动特性使留守儿童的社会情感发

展极易陷入新的困局中。

(三)问题再生：留守儿童情感发展的异化与失衡

从社会功能论的角度，儿童社会化不是孤立地

在某一群体中完成的，而依托于家庭、学校、同伴以

及网络新媒介等主体共同形构的社会系统中进行，

各子系统在功能上相互补充。[29]家庭是儿童情感成

长的“培养皿”，是基础性子系统，有着其他社会化主

体无法替代的基本功能。因此“数字代偿”虽然在情

感上具有积极调适意义，但因其短期性、间接性的特

点，也难以填补家庭子系统日常功能的不足。此外，

留守儿童过度沉浸于智能手机所塑造的虚拟世界将

带来社会化主体系统的失衡，原本脆弱的家庭权威

更易受到挑战，他们对于外部情感规范和价值标准

的辨别陷入被虚拟世界裹挟的盲目局面。接下来本

文将结合田野经验，阐释数字代偿的不足及情感社

会化在数字实践中生发的新问题。

1.“旧痛”未愈：数字代偿的乏力与剥夺感的加

深。相较于具身性情感陪伴，依赖智能手机开展的

情感代偿是乏力的。早期依恋感的形成需要温暖和

睦的家庭氛围，而异地的亲子关系恰恰剥夺了留守

儿童在日常情境中与亲代培养亲密性的机会。首

先，间接性补偿无法实现具身性情感陪伴，留守儿童

难以在短暂、虚拟的亲子联系中与亲代建立稳定的

情感联结，短暂相聚后的再分离也使其更易产生抑

郁与焦虑情绪。正如受访者 J1所言：“每次和妈妈打

完电话都会有一点失落，不想挂电话，想着要是她能

在我身边就好了。”

其次，网络内容的替代性补偿与同伴群体的移

位式补偿亦难取代亲子依恋情感的特殊意义。以往

研究早已达成共识：早期安全的依恋关系有利于儿

童社会化的顺利进行。 [30]然而，留守儿童的依恋情

感被距离阻隔，网络世界和同伴群体又缺乏亲子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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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持久、稳定的特质，使得生长于亲密关系中的依恋

感难以再造。

最后，数字情感代偿的“乏力”也给留守儿童带

来了更强的相对剥夺感。除了形容个体与他人的状

态相对比外，相对剥夺感也指个体当前的状态与过

去或将来的状态比较后的失落感。[31]智能手机虽给

留守儿童带来了情感上的欢愉与满足，但补偿暂停

后，他们也常产生失落、孤单、迷茫等情绪，短暂的数

字代偿反倒衍生出强烈的相对剥夺感。正如M1的
描述：“玩手机并不会让我觉得真的开心，放下手机

之后会感到十分空虚和失落，家里还是我一个人，没

有人可以一起玩，也没有谁可以让我倾诉。”网络打

开了热闹的新天地，但回归现实，也没有完全改变他

们孤单的境况。

此外，智能手机常被视为“洪水猛兽”，一些家

长粗暴地切断孩子与智能媒介的接触，譬如外出的

父母回家后，将孩子的手机加锁、没收甚至砸坏，这

类极端的监管既会破坏亲子关系，也使留守儿童可

能的情感代偿途径被掐断，情感调适出现“剥夺性

危机”。

因此在数字代偿下，留守儿童情感的原生“旧

痛”未能愈合。根源在于，一方面亲子依恋情感具有

不可替代性，无论作为文化空间抑或社交资本，智能

手机所能提供的情感补偿都是非根本性的；另一方

面，不稳定的代偿带来新的不安情绪，加深原本可能

存在的相对剥夺感，一旦接触智能媒介的途径被切

断，留守儿童又陷入迷茫且孤独的境遇。

2.“新伤”再生：留守儿童个人情感能力“虚拟

化”。塑造社会情感能力是个体社会化的必需，情感

能力常指个人调适自我、适应社会、识别和管理情

绪、建立积极人际关系的能力。[32]本研究发现，一些

留守儿童对智能手机产生强烈的媒介依赖，他们大

多缺乏现实感，个人情感能力呈现“被技术异化”的

特征，即与现实相比，他们在虚拟社交情境中的情感

表现更加丰沛，情感互动能力更为积极。受访者C3
聊起亲子相处模式时说道：“我平时不在他身边，只

能利用周末或者其他放假的时间跟他在微信上聊一

会，感觉孩子跟我在微信上聊的时候挺活泼的，也会

主动跟我分享一些好玩的视频……但是暑假把他接

到身边相处时总觉得他心事重重的，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快到青春期了……”受互联网影响，留守儿童的

情感表达能力和情感互动方式也深受如今媒介逻辑

与网络社交模式的熏染，作为“互联网原住民”，他们

更易接受新媒体平台的社交逻辑，对于梗、迷因

(meme)等网络文化驾轻就熟。而这也与他们现实中

贫瘠的情感世界形成鲜明对比。

此外，网络放大了留守儿童的个体性，他们在网

络中挖掘自己的兴趣、以个人为中心构建关系圈，在

虚拟世界中尽情敞开。然而，由于家庭情感社会化

机制的不足，虚拟世界中的情感能力无法完全“移

植”到现实生活中。恰如受访者E1的叙述：“初二暑

假奶奶给我买了 iPad，自从那时我就迷上了耽美小

说，也因此收获了友情，朋友们基本是在 qq、微博上

认识的，彼此兴趣相同。生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我

都会跟她们说，不会跟我妈说，她不了解我喜欢的东

西，觉得我没把心思放学习上，这方面也挺苦恼的，

我觉得自己不知道怎么跟家人相处，甚至想要逃

避。”受访者K1的经历与她比较相似：“我平时喜欢

玩游戏，因此认识了很多网友，在网上聊天不拘束，

想聊什么就聊什么，比平时学校里的朋友有更多话

题。在学校里我还是挺害怕跟别人聊天的，尤其是

男生，我觉得跟他们没有话题可说。”

可见，当智能手机深度介入日常生活，甚至成为

一种与家庭、学校、同辈相并列的主体机构时，留守

儿童的情感社会化逐渐呈现虚拟化的态势。风笑天

等人[33-34]在研究青少年虚拟社会化时提出，由于网络

社会角色的不确定性，虚拟社会化中人的情感需求

不能得到较好的满足；虚拟社交是现实的仿真，是现

实社会关系的补充而非替代。智能手机为留守儿童

创造了虚拟、匿名的社会化空间，他们可以尽抒己

见、毫无顾虑与陌生人社交。但回归现实，个体社会

化终究是双向的过程，现实情感互动的乏力、情感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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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缺失使留守儿童生发于数字世界的情感能力无

法在家庭环境中复刻。

3.“症结所在”：留守儿童情感教育中的角色失衡

与抵抗。父母是儿童早期社会化直接的榜样人物，

不断修正和完善儿童在社会化初期形成的价值判

断。 [29]而由于父母的外出，留守儿童只能以日常生

活中所接触的个体或群体为榜样，并从对这些个体

或者群体的观察和模仿中习得基本的价值观和行为

方式。如今，能为留守儿童提供“榜样”作用的社会

化主体愈发复杂，在此情况下，家庭的教导、示范与

修正功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造成儿童角色自我的

模糊和迷失，这正是触发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出现

新问题的关键性症结。

其一，留守儿童的初期社会化缺少稳定在场的

外在规训主体与规训力，因此其情感规范的形成缺

乏强有力的修正力量。面对各方情感规训，尤其是

面对互联网世界中纷繁复杂的情感知识与意识形态

时，把关人和监管者的缺失导致留守儿童错误的价

值取向很难得到及时扶正，继而陷入“角色失衡状

态”，即应该要扮演的社会角色与实际行为角色之间

不平衡、甚至脱节。譬如通过观察发现，许多留守儿

童身上存在同理心较弱的问题，一些男生在与他人

交谈时喜欢说脏话、开一些低俗玩笑，但是他们没有

意识到这些是错误或是需要纠正的问题，反而觉得

玩一些流行的“梗”是潮流和有趣。可见，在规范意

识尚未成熟的年纪，外力规训的欠缺使留守儿童容

易沉溺虚拟世界的猎奇，从而迷失现实社会所需的

规范自我和角色自我。

其二，亲代教化的缺失会催生网络教化的过度

移位，甚至诱发留守儿童的情感失范。一些处在青

春期的留守儿童会从众地追寻网络中的异类“榜

样”，将网文、短视频、社交平台中所传达的个性化、

极端的情感文化内化于个人行为规范中。而当面对

学校和家庭主导和宣扬的“听话、懂事、理解父母”的

情感规则时，他们往往用不符合社会期待的越轨行

为表达自我渴求、实施抵抗，形成与家长权威和学校

权威相对抗的“反文化”。比如，在接触一群中学留

守女生时发现，她们当中许多人有自残经历，问及原

因，有的是父母、祖辈的严苛教育和陪伴不足使她们

感觉不到爱意和尊重，有的则因为被喜欢的男生“抛

弃”，受访者N1老成地回应“身体上的痛比不上心里

的痛”。实际上，自残是这些留守儿童表达情感渴求

的一种极端方式，通过伤害自己的身体、在手腕处割

出深深浅浅的疤痕，再拍照发布于社交平台上，当得

到别人的回应和关怀时，情感便得以慰藉。

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在情感社会化方面呈现出

“旧痛”与“新伤”交织的困局。个体情感的社会化是

家庭、同伴、学校、媒介等各个机构之间相互作用的

过程，协调且平衡的社会化系统对于个人情感能力

的健全发展无疑是重要的。本文认为，恰恰是家庭

功能的弱化以及数字代偿的过度移位打破了留守儿

童情感社会化主体系统的平衡，造成情感被技术异

化的新困局。对于许多留守家庭而言，长期分离已

经带来僵化、陌生的亲子相处模式和教育方式，已然

“成型”的模式难以依赖短暂、间接的技术代偿进行

改变；而日常监管功能和角色示范功能的缺位亦弱

化了亲代在情感规范形塑中的把关及修正作用，致

使虚拟网络的情感教化功能过度补位，并逐步消解

留守家庭中具有较弱规训力的亲代权威。

四、结论与讨论：数字代偿的可能与可为

在很多留守家庭中，亲子分离的家庭结构从情

感氛围、亲代情感教化方式及祖辈情感互动模式三

方面给留守儿童的情感社会化带来原生性困境，而

困境本身也成为推动留守儿童向数字世界迁移并寻

求情感补偿的内生动力。在互联网如水一般渗入家

家户户的今天，以手机、平板电脑为代表的智能媒介

给农村留守儿童的情感世界打开了新的大门。由

此，本文提出“数字代偿”这一概念，以抽象地概括智

能媒介作为连接中介、网络文化和社交资本三种角

色为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机制提供补偿的现象。

“代偿”一词多出现于医学、心理学领域的研究

中，描述人体的自我调节机制——当某一器官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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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或结构发生病变时，由原器官的健全部分或其他

健全的器官进行代替，补偿其功能。如若将各社会

化机构比作人体各器官，那么“数字代偿”便指以智

能手机为代表的数字媒介对社会化功能欠缺的留守

家庭进行的替代和补偿。

对于处在“身体分离”和“情感空缺”双重剥夺中

的留守儿童而言，数字代偿既是对情感连接渠道的

补充，又是情感内容的增益与补偿。智能媒介多元

化的连接功能为亲子交往创造更便捷高效的渠道，

使远距离状态下的亲子身体得以借虚拟空间实现短

暂相聚，被技术建构的“虚拟在场”亦使得留守儿童

与在外父母之间的空间感和距离感大大消解，通过

数字陪伴的形式间接性满足了亲子沟通的需求；除

连接功能外，虚拟网络空间具有“身体缺场”和“行动

在场”的双重特性，这使得言语和情感表达方式更为

多元化，[35]网络世界纷繁的娱乐、文化、趣缘社交毋

庸置疑为留守儿童提供了丰沛的情感补给和情感调

适的出口，对现实中消极的情感体验产生替代效应，

而最终基于数字实践所累积的社交资本亦为留守儿

童搭建起稳定的同伴圈，随着社会化的推进，平等的

趣缘与同伴关系逐渐补位亲代，成为留守儿童情感

实践中的“重要他人”。如此，基于智能手机不同的

社会功能，间接性补偿、替代性补偿和移位式补偿形

构了特殊的情感补偿机制，而这种在“数字实践”中

进行“情感代偿”的方式也为“留守儿童如何实现积

极的情感社会化”这一议题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除开情感社会化，智能手机在留守儿童其他个

人需求和社会性需要方面也拥有积极“代偿”的可

能。情感被视为社会结构、文化的产物，[36]它在社会

关系中产生，并在社会文化中不断进行意义建构，[24]

因此在实现情感补给的同时，数字代偿也体现在儿

童个人社会关系网络的逐步拓展，依托媒介巩固强

关系、建立弱关系，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社交差序格

局。另外，各类知识、规则、社交资本等在媒介使用

中不断积累，个性化发展得到满足，可见，数字代偿

也是对留守儿童个人发展资源的补偿，降低了知识、

信息的获取门槛。

但与生理学意义上理想的代偿机制不同，数字

代偿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对留守儿童情感社会化

的补偿是不充分的。具体而言，智能媒介的移动性

与虚拟性，以及留守儿童媒介接触频率的不稳定性

决定数字代偿是乏力的、短暂的、失真的，这也是代

偿“不充分性”的体现。本文认为，身体在场为主体

间的交往互动提供实在性和真实感，但在许多留守

家庭中，儿童情感“不充分代偿”的根源在于对技术

工具的过分依赖，以及亲代被弱化的身体在场。一

方面，数字代偿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亲代身体缺场的

不足，但无力促成外出父母完全的身体在场。从具

身传播的视角来看，借助技术实现的远程交流解构

了作为整体、系统的身体，如果身体在场的传播是信

息失真程度最少的方式，[37]那么生发于日常亲子陪

伴中的依恋情感便很难在身体缺场的虚拟场域中得

以再造，“不充分代偿”也会衍生出更强烈的相对剥

夺感。另一方面，留守家庭中亲代长期的身体缺场

使教育模式形成惯性，短期返乡后，虽身体在场也未

必对亲子陪伴和家庭教育施予耐心，则难以对留守

儿童的媒介使用形成有效的外部修正作用。旧痛未

愈，新伤再生，缺少规训力的留守儿童在数字实践中

出现情感能力虚拟化、情感角色失衡与失范的新问

题。由数字代偿的不充分性所衍生的“代偿异化”不

仅是留守儿童情感发展在新媒介环境中的失控，也

体现了数字技术对留守儿童主体性的剥夺。

归根结底，数字代偿是虚拟空间为情感补足提

供的一种路径，它是留守儿童缓解情感缺失的“短效

药”，而非彻底走出原生困境的“百忧解”。因此对数

字代偿应持冷静批判的态度，将解决留守儿童情感

社会化难题的思路回归积极亲子关系的建立上来，

认识到短暂情感补偿的途径可“代”，但亲子间的长

期陪伴与教育是不可被冰冷的技术替代的。因此研

究认为，为避免情感代偿异化，亲代与祖辈应提高完

整、系统的身体在场的频率，调和数字代偿与身体在

场间的平衡，既不完全将亲子情感教育交付给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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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的媒介技术，又能通过有效的在场实现对孩子

情感异化问题的监管与修复。此外，本研究探讨的

现象仅是留守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切面，从生命

历程的角度，随着留守儿童年龄增长、留守状态的变

化和社会化的不断完善，数字代偿的效用会否发生

相应转变?留守家庭能否借技术之便，实现家庭各项

社会化功能的逐步回归?这些问题需要在更为丰富

的田野经验中进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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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Compensation:
A Study on Smartphones and the Emotional Socializ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Wang Qinghua Zheng Xin

Abstract：Media is the channel of emotional circulation and the social space that shapes emotional culture. In
the media environment constructed by smart phones, the impact of left-behind children's digital practice on their emo⁃
tional socialization needs urgent attention. Based on a field investigation in Anhui, Jiangsu province and other plac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phones' emotion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It
analyzes the limitations of such compensation and the new predicament of left-behind children's emotional develop⁃
ment.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lack of family atmosphere, emotional education and interaction constitutes the original
emotional dilemma, which is also th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that promotes them to migrate to the digital world and
seek emotional compensation. Smartphones provide indirect compensation, alternative compensation, and displace⁃
ment compensation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from the dimensions of connecting intermediaries, network culture, and
social capital."Digital compensation" makes it possible to socialize emotions in virtual situations. However, the degree
of digital compensation is limited."Insufficient compensation" makes it difficult to recreate the attachment emotions
that arise in parent-child companionship in the virtual field. The phenomenon of "alienated compensation" such as a
stronger sense of deprivation and virtualized emotional capacity is derived.

Key words：Smart phones; Left-behind children; Emotional socialization; Digital compen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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